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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和蔼谦抑的丁瑜先生 

刘  明 

    为人淡泊、和蔼谦抑的丁瑜先生离开我们了！离开是在今年疫情期间的六月

份，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，没有公开举办追悼会和告别仪式。因为自己已经调离

国家图书馆，是从微信朋友圈获悉先生驾鹤西归的消息，随后澎湃新闻也做了报

道，心中禁不住咯噔一下。丁先生那慈祥温善的面容浮现在眼前，仿佛就在昨日。 

    坦白地讲，作为晚辈后生的我与丁先生隔了数辈，还是称丁老最为允妥。过

去有幸接触丁老的几个难忘的情景，也顿时涌现在脑海里，当时就很想沉下心来

写一写，但碍于没有合适的“由头”就搁置了下来。可我还是忍不住在善本组的

微信群里聊了几句。我总觉得，平生中能够接触到一辈子都以古籍善本为志业的

老先生是一种幸运，更是一种缘分，真不知道是修了多少年才积来的福分。杨成

凯先生去世后，我就在当时自己开的博客上写了一篇纪念性文字，也把文字稿发

给了组里的几位同事老师。记得程有庆老师还说写得太“平”了，的确那篇纪念

性的文字写得平淡至极，没有任何的藻饰，完全是大白话，但在我内心深处却寄

托了最深的哀思！现在我早已不写博客，况且年近不惑，写文字比起以前多少有

些敬畏感。丁老的离去就是如此，把哀思放在了心里，而没有倾吐在笔端。 

前几日，李坚发微信告诉我，希望我能够写一篇纪念性的文字，还准备刊登

在古籍馆的刊物《文津流觞》上。我马上答应下来，不认为这是一种被动的义务，

而是一种难以忘怀的责任。回想自己从大学时代就迷恋上古籍，老天爷也赏饭，

毕业之后到了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，做的正是自己喜欢的古籍事业。最为

重要的是，在这里听闻，也亲身接触到做了一辈子古籍的老先生们，言传身教，

音容笑貌，自是别有一番天地。丁老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当然我参加工作时，丁老

早已离休在家，但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听同事老师们讲起，有时开会或举办活动也

能够见到丁老。但自己从未向丁老请益过古籍问题，也未听丁老长谈过，这一点

和杨成凯先生不一样，原因大概是丁老毕竟已为耄耋老人，在丁老面前我还是拘

谨了很多。在杨先生面前，我会大胆地问一些古籍问题，杨先生也从未给过我“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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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”感，他还是很平易的，他也愿意听到专业问题的讨论。除了会议活动见到丁

老之外，善本组有一个保持了很多年的传统，就是每年末聚一次餐，退休的老同

志，还有在岗的同事们一起见见面，叙叙家常，也谈一些以往的人和事。也正是

在聚餐的场合，有几次丁老也到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丁老也高兴，气氛很是温暖，

其乐融融！丁老毕竟年事已高，也不是每年的聚餐都会到，寥寥数次，包括我在

内的年轻同事们都切身感受到了丁老的和蔼慈祥。 

除了聚餐，丁老留给我的印象，很深刻，也很受教育的有三次。 

第一次是2007年11月份在友谊宾馆开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会议

期间，丁老也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丁老本人。记得那时候，

丁老满头的白发，带着一副眼镜，精神也不错，走起路来也还好，没觉得丁老有

那么“老”，给人还是很矍铄的神态。有一天吃早餐，正好和丁老同桌，丁老吃

了一个煮鸡蛋，剥鸡蛋皮的情景恐怕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丁老小心翼翼地一点一

点地剥鸡蛋皮，而且鸡蛋皮还密实地叠累在一起，给人很认真很精细的感觉，当

时就想丁老做古籍工作可能也是这样的严谨细密。那时我刚参加工作，年轻不懂

事，说话也不知道分寸。吃饭时就说饭后上午陪着李致忠先生，还有程有庆老师，

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先生，天津图书馆的李国庆和白丽蓉两位先生，一起去军事

科学院看元刻本《十三经注疏》。当时古籍保护中心在开会期间指定我是秘书之

一，所以有些联系看书事宜就让我来做，也借此开开眼。在丁老面前这么讲，“暴

露”出了自己的得意和不谦虚，现在想想很不应该。一会，程老师到了餐桌前，

向丁老问候，丁老说你们上午要到军科院看书吧，程老师就说了这件事的情况。

当时我就在想，由程老师来说这件事多好。又一日，听说丁老在宾馆鼻子流血，

毕竟还是年老了，身体会有吃不消；但还是坚持到评审会议开完，在会议结束时

还做了发言。这一幅情景，给我留下了细致和细心的丁老形象，其实细致和细心

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沉静。 

友谊宾馆的评审会议结束以后，我还断断续续参加了一点与评审相关的工

作，也听到了很多专家对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遴选的意见。其中就有丁老的意见，

但我只记得一条，其它的忘记了。这条意见是，丁老建议入选国家图书馆所藏的

70 



2020 年第 3 期 总第 71 期 

宋刻明州本《文选》，认为这部《文选》解决了《文选》版本流传中的一些疑难

问题，不宜不选。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关注《文选》研究，自己也很喜欢去围绕《文

选》的版本做一点考察和研究，所以对这条意见就特别地“敏感”，也就牢牢地

记在心里了。明州刻《文选》是五臣在前、李善在后的六家注本，与馆藏宋刻赣

州本《文选》的李善在前、五臣在后的六臣注不同。六臣注是如何形成的？有意

见认为是将五臣、李善的注本顺序颠倒而已，明州本无疑是很好的实物证据。专

家组采纳了丁老的意见，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也赫然入选了

明州本《文选》。这件事说明丁老对馆藏的珍贵善本的版本情况不仅非常的熟悉，

对于它们的版本价值乃至于文献学史的价值，也了然于胸。丁老不但是本色当行

的图书馆古籍善本专家，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古籍文献领域的学者。 

 

丁瑜先生鉴定《永乐大典》 

第二次是 2008年 10月份在北京文物信息中心鉴定《永乐大典》期间，丁老

作为资深的鉴定专家参加了鉴定会。需要鉴定的这一册《永乐大典》是在 2007

年底发现的，当时杨成凯先生和程有庆老师正在上海做古籍名录的复覈工作，书

主借此机会联系到了他们，并且有意转让给公藏单位。这就开始了该册《永乐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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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》的鉴定工作，记得我参与的这一次是第二次鉴定。当时张志清主任安排我护

送这册《永乐大典》到北京文物信息中心，并接了住在神州酒店的书主，一行四

人一起赶往鉴定现场。到达后，不一会杨成凯先生和丁老也先后赶到，鉴定开始。

我也趁机仔细听丁老和杨先生如何评价这册《永乐大典》。丁老就和程老师谈到

了《永乐大典》画栏格为了取齐的上下针眼事。这真是独家“秘笈”，听得我如

痴如醉，不由得感叹这古籍鉴定的学问太大了，没有一辈子的实践经验谈何鉴定！

鉴定结束就开始进入专家撰写鉴定书的环节。只见得丁老稍加思索，便在鉴定书

上撰写意见，不一会就写完了，写得话不多，写完后还让程老师看看写得如何。

我也借机凑着脸看了几眼，现在只记得“珠联璧合，绝非赝品”这样一句话，其

余的话不记得了。“珠联璧合”指的是和国图已藏的两册《永乐大典》恰好前后

在卷目上配在一起，鉴定结论写得既言简意赅，又十分精彩，很精准地概括了这

册新发现的《永乐大典》的文物价值。杨成凯先生的鉴定结论就写得多了一些，

从文献价值展开来谈。鉴定结束后，丁老和杨成凯先生各自回家，我也又护送这

册《永乐大典》回到了单位，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经历。不仅自己经历了这

一册《永乐大典》的亲临鉴定现场长见识，还见识了丁老深厚的鉴定积累经验，

特别是那短短的几句话，如果不是有一辈子的积累，恐怕是写不出来的。古人云

“大道至简”，其斯之谓也！ 

第三次好像是在 2009 年，有些记不清了是哪次活动，部门领导安排我去接

丁老来馆参加活动。我一早上班后给丁老赶紧打电话，说接来馆参加活动的事，

光着急说接的事，电话一开始没介绍自己，让丁老有些失措，当时自己真是不会

办事，也不会说话。打完电话后，随着馆里的车，到了丁老的住处，丁老早已在

楼下等着，一起到馆。活动结束后，又送丁老回家，因为活动结束了，我也感觉

轻松了，在路上就和丁老聊了几句。丁老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，我说清华大学

毕业，2007 年到馆工作，就在善本组。丁老就说民国时期清华的文科还是很有

名的，我就应了一句好好干工作。不一会，车到了丁老的住处，我扶丁老下车，

坚持要送丁老上楼后我再回馆。但丁老坚持不让，说一上午都是我来接送，很累

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回馆和开车师傅一起吃饭休息吧。但我还是要送，就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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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走到了单元楼门口，丁老说别送了，赶紧回馆吧。这一次感受到了丁老的关心

晚辈，关心别人，大家都评价丁老是一位好人，真的是一位时时刻刻都想着别人

的好人！ 

自己生性驽钝，在国图工作的十来年里没有学到多少古籍本事，但也确实积

累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古籍工作经验，不管身在哪里，都为我从事古籍事业打下了

坚实的基础。还有，应该是更为重要的，就是亲眼受教了国之瑰宝。这些国之瑰

宝，不仅包括那些放在古籍书库里的珍贵善本，还包括丁老在内的老一辈古籍专

家，能够亲身聆听或感受他们的风采是我一辈子的精神财富，甚至毫不夸张地说

是自己古籍事业的一种资本，也是人生的一种资本。 

谨以此文纪念和蔼谦抑的丁瑜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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